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索尼，鱼神，鱼神杀手

年母亲于 怀孕，后来生

下的便是哥哥索尼泰。那是动荡的

一年：布拉格之春，巴黎的五月罢

工以及因政府镇压引发的学生抗

议，马丁 路德 金之死，越南大屠

杀，以及墨西哥城奥运会前夕爆发

的抗议示威及血腥屠杀，全部发生

年 月在这一年。 ，在索尼出

生那天，再次发生暴乱，这一次的

地点是在马来西亚。马来西亚的穆

斯林成员在马来全国联合会的教唆

下发动圣战，矛头指向华裔及印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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裔马来人，不少人惨遭杀害或重伤致残。穆斯林圣战成员

选择攻击目标的标准十分简单，完全根据肤色判定，先是

“苏苏（”即皮肤白皙的华裔），跟着是“科皮（”即皮肤呈

咖啡色的印度裔）。

所幸的是，父母在马来西亚的家所在州的穆斯林苏丹

首领反对种族斗争。苏丹的这一思想根源或许是受到他身

边的两个人的影响，其一便是我的父亲 华裔马来人

亦是苏丹的私人牙医及网球拍档，另外一位是苏丹的

私人保健医生兼高尔夫球拍档，一位印度裔马来人。两人

之中又以父亲最为得宠。原因是，父亲有一艘生了锈的老

爷船，他经常开船到河流两岸的乡村为牙病患者医治，忍

着当地人的口臭为他们拔牙，然后储存到一个小小的，原

先用来装卡夫花生酱的瓶子里。这些牙齿随后会卖给医学

院牙科系的学生们，作为他们操练的实物样本。（父亲常

不可思议地感叹：“这些马来人的牙根可真长。真的，拔

他们的牙着实要费一番气力。”）父亲的这只船虽然破旧，

但却是当地惟一一艘自带洗手间的船只，因此，苏丹偶尔

会借用父亲的船出游垂钓。自然，父亲也常获得邀请随

行。与苏丹外出钓鱼实在不需要任何技巧。苏丹的仆人一

早已经身背炸药到达河流上游。待苏丹的船只驶达时，水

面上已经漂满被炸死的鱼儿，苏丹只需抄起他的御用鱼

网，捞起一条条死鱼，直至他满意为止，然后船只启动，

一行人满载而归地回到下游。或许正是由于苏丹的牙齿和

身体健康，以及他的娱乐消遣有赖于父亲及古普塔医生，

促使他对华人及印度人抱有同情心。总之，就在吉隆坡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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爪哇的华人及印度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，我的父母

受到苏丹的庇护，母亲在撕心裂肺的疼痛中产下索尼，而

同一时间，父亲正在外地寻找榴莲。

母亲欣喜地发现自己诞下一名男丁，她认定，这个在

动荡年月里怀胎落地，生肖为鸡，星座金牛的男婴日后定

成大器。她给儿子取名为奥古斯特。然而，出外寻求榴莲

的父亲回来之后，发现居然有这样一个小生命在威胁他一

家之主的地位时，在难以克制的妒忌之下，为了捍卫自己

的地位，他将儿子的名字改为索尼，言外之意是，他休想

与父亲分争地位。

所有的人都以为，父亲会像其他初为人父的中国男人

一样，为长子的出世欣喜若狂。然而，父亲并不同于其他

男人。他自小便占据家庭的中心地位。作为家中的长子及

继承人，父亲一直自认为是家中的太阳，身边的所有人不

过是围绕太阳旋转的星球。这样的心态直到父亲被送往新

加坡的安格鲁男子学校读书后才有所收敛，因为在学校，

父亲面临的是无所不在的竞争，每一名男生都在绞尽脑汁

地想吸引女性的目光。好在父亲在学生时代懂得保持低

调，他很快克服恐惧感，并且勉强和同学们保持着友谊。

至于后来，虽然他对母亲一见钟情，但很快便被母亲的家

人所接受，并旋即成为座上客受到热情款待。直到索尼出

世，父亲才突然发现，他在妻子的生活中已经失去往日至

高无上的地位。尽管这或许只是暂时的，但仍是父亲无法

容忍的。作为一个极度崇尚中国传统的男人，父亲如此反

感自己的长子，确属反传统现象，而且颇有弗洛伊德的恋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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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情结在其中。至于个中的成因，一直是个费解之谜。

或许是父亲早有先见之明，又或许是因为他的妒忌心

一定要扼杀亲生长子出人头地的机会，总之，被改了姓名

的索尼真的如他过于平凡的名字一样，从小到大，始终没

有什么作为，既缺乏体育音乐方面的天赋，甚至连中产家

庭大方自然的素质都不具备。他惟一的创举便是在母亲出

殡后的第二天，将文森舅舅家一条产于亚马逊河的鳕鱼谋

害致死。这是文森舅舅家的镇宅之宝，一向被敬为神灵在

家中供奉。索尼的行径不仅仅是扼杀了一个自然界的生

灵，更重要的，他让我们全家从此与母亲家一半以上的亲

属断绝了关系，而与另一半亲属的关系亦疏远了许多。

林姓家人大多信佛，但与其说他们尊崇的是一种信

仰，倒不如说是迷信更为恰当。比如，他们在选择门牌和

车牌号码时会尽量避免数字 ，因为这个数字在发音上

接近粤语中的“死”，被视为不吉利的数字。同样道理，

他们不惜一掷重金地购买“ ”的吉祥号码，只因为

”的发音贴近发财的“发”字。我的外婆在一次为中文

女子中学筹款的有奖募捐活动中抽中一座观音像，她立时

将佛祖的慈悲与财运联系在一起，于是马上在厨房设置佛

龛，且披红挂彩，并以香火、供果供奉。每天，外婆都要

双手合十，点燃几炷香，在佛龛前恭恭敬敬地鞠躬，请求

菩萨保佑她在今晚的麻将桌上赢钱。即便是与我同属一代

人的堂兄妹们对于迷信之事亦趋之若鹜。他们笃信风水，

为了让他们在摩天大楼里的办公室同样受到财源和风水的

光顾，他们要请风水先生核准办公室的家具布局。他们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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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命先生占卜未来，与此同时，《金融时报》又是他们每

天必读的刊物。

这就是我的亲戚们，每天对着一条来自亚马逊河的鳕

鱼毕恭毕敬，因它的威猛与丑陋而奉之为神的亲戚们。这

条鳕鱼是文森舅舅以 元的代价购得的，经过多年精心

喂养，鳕鱼的个子越长越大，时至今日，已经成为价值

元的鱼神。鳕鱼的鱼身硕大黝黑，样貌凶残，一眼

便知是非同寻常的通灵之物，自然要享用供果香炉供奉的

礼遇。文森舅舅最初对鱼神的敬畏慢慢演化为一次次小小

的请求。开始的时候，他的请求极其微不足道，他请求鱼

神保佑他将不见了踪影的指甲钳找出来；求鱼神有灵，让

淑芬舅妈错过一班汽车，迟些时候回家；求鱼神治好他的

便秘，让他不要再徒劳地在马桶上运气；求鱼神给他一点

悟性，好熟练地用新购置的录影机将每周一期的综艺节目

录制下来，趁淑芬舅妈不住家时独自偷偷欣赏。后来，他

开 块块钱。始请求亚马逊鱼神保佑他打麻将时赢上

块， 块，直至最终，块，钱的请求逐步增加为

文森舅舅在一次非法设置的赛马赌局中一举独 万块。赢

有一段时间，文森舅舅一直挣扎在自我矛盾之中。一

方面，他想炫耀自己的财富，另一方面，出于吝啬之心，

再加上担心引起税务部门的注意，他又不得不小心压制着

自己。有好几个月，他一直在痛苦中思考，究竟是否应该

买所别墅，或者搬进豪华公寓。他渴望将自己的成功与财

富昭示天下，满足心理上的虚荣，但又害怕亲戚们会从四

面八方蜂拥而至地纠缠上他。在走投无路地情形下，文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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舅舅去庙里拜了菩萨。他从和尚那里买了神油，回家点

燃，又以香火供果供奉他最钟爱的鱼神，并且去求了签，

解签的结果是，他应该留居老屋。

淑芬舅妈声泪俱下地请求文森舅舅买所新房，文森舅

舅不为所动。恼恨之下，舅妈将舅舅的一套高尔夫球杆从

窗户扔了出去 此后，又有不计其数的物品从文森舅舅

公寓的窗口被扔出去。然而，文森舅舅依然固若磐石。不

过，他给了舅妈一张金卡，允许她到商店里选购一套全新

的家具，聊以慰藉舅妈的虚荣心。后来，文森舅舅暗地里

在新加坡的西海岸买下一套一间卧室的小公寓，让他新近

结识的情妇搬了进去。在那套政府公屋里，文森舅舅为他

的鱼神设置了一个巨型水族箱，并在前面摆放着镀金供

台。文森舅舅交上好运的消息终究不胫而走，亲戚们从世

界的各个角落纷至沓来，包括悉尼、墨尔本、旧金山、伦

敦、雅加达，面对鱼神顶礼膜拜。

鱼神不为众人的推崇所动。它一动不动地呆在玻璃监

狱里，眼睛也一眨不眨。水族箱旁立着一个铝制梯子，惟

有当文森舅舅爬到梯子上端，将生肉以及不知名的小鱼儿

投入水中时，鱼神才表现出一丝兴奋。显然，文森舅舅已

经和鱼神培养出默契，偶尔，鱼神会允许文森舅舅抚摸它

那滑溜溜的黑色鱼背。每逢此时，文森舅舅便无比骄傲地

坐在梯子上，伸出手，触及被鱼神翻滚搅动得一漾一漾的

温水，轻轻抚摸那满是坚硬鱼鳞的鱼背。

在母亲出殡后的第二天，索尼摧毁的正是这条亚马逊

鳕鱼鱼神。出殡当天的仪式由林家人主理。母亲的遗体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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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往一间庙宇火化。亲属们从和尚手里买了一沓沓色彩斑

斓的冥钱，以及用纸做成的房子、汽车、音响、微波炉、

手机、电脑、录像机、游戏机。在由一群和尚主持的仪式

上，所有这些被点燃烧掉，送往阴间。这样，母亲在地下

依然可以享用生前已经令她眼花缭乱的现代科技。

唐纳德舅舅安排到场的每一个人穿上白衣白鞋，头上

系着白色带子，大家仿佛是从黑白底片里走出来的人物。

唐纳德舅舅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，他相信这是林家在中

国老家的祖上留下的传统，尽管舅舅的祖父母 世早在

纪初就移民到新加坡，他们这一代对于老家的概念几乎全

都淡忘了。至于唐纳德舅舅何以探源到祖上老家的传统始

终是个谜，因为家中从没有人到过中国寻根。不过，大家

还是遵从了唐纳德舅舅的安排，毕竟，他是林家长子，是

一家之主。

父亲信奉基督，林家安排的仪式与父亲的信仰有着根

本性冲突。所以，在第二天漫长的超度仪式上，父亲、索

尼和我都感到如坐针毡。索尼在我身边坐立不安，他惟有

紧紧搂住怀中的小号寻求安慰，他的手指在按键上起伏，

无声地演奏着心中的乐曲。我一边拍打着盯食我的蚊子，

一边回想昨天在庙宇的院子里焚烧的那些东西，想着有一

辆纸制的保时捷汽车被这样送到阴间。我一边想，一边迷

迷糊糊地打起瞌睡。

事情就是在这个时刻发生的。我被一阵突如其来的骚

动惊醒，还没有反应过来索尼在做些什么，他已经抱紧小

号，咆哮着向电梯冲去，发疯般地狂按按钮。电梯的门开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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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，索尼一下子不见了踪影。

“索尼，你去哪里？”有人愚蠢地冲着已经关闭的电梯

喊道，电梯的指示灯一闪一闪地发出亮光。还有人徒劳地

拍打着按钮。

“还是爬楼梯吧。”表兄安德利建议道。

“哎哟，我的膝盖不好。”一位姨妈呻吟着。

一行人终于设法上到十八楼时，就在我们冲入公寓房

间之前的一刹那，我们已经清楚地听到那灾难性的一击。

索尼狂怒得几近疯狂。他挥舞着小号，一下接一下地

砸向鱼神的水族箱。玻璃破碎了，一股阴湿的水流喷涌而

出，席卷了散发出袅袅刺鼻的香火的香炉，还有那盘开始

霉烂的供果。索尼不肯善罢甘休，他举起重创之下已经变

形的小号继续向水族箱砸去。又有玻璃被砸碎了，惊惶失

措的鱼神随着黑乎乎的水流一起倾泻而出，刚巧被佛龛上

的尖凸部分牢牢刺中，鱼神痛苦地狂野地摆动着躯体。索

尼扔掉小号，伸手去抓鱼神，将鱼神从尖锐的刺物上解脱

出来。鱼神黑色的尾巴狠狠地扫中索尼的下体，从索尼手

中挣脱出来。索尼一边用左手护卫着下体，一边伸出右手

扑向被水浸透的真皮沙发，鱼神此时正在沙发上缩成一

团。索尼试图去抓鱼神，无奈鱼神凭借光滑的躯体再次挣

脱，猛地一跃，蹿上一个供有佛龛的樟木箱。一场壮观的

人鱼大战在索尼与鱼神之间展开，早已被大水浸没的客厅

里水花四溅。绝大多数的亲戚们此时已经聚集到楼上，被

眼前的场景惊得目瞪口呆。经过一通混战，索尼终于将他

那瘦骨嶙峋的手指深深地掐进鱼神那滑腻发达的肌肉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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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鱼之间仍然在势均力敌地角力着，不过，索尼总算摇摇

晃晃地拖着鱼神走上阳台。

“不要！等一等！”文森舅舅突然意识到索尼究竟想做

些什么，他大惊失色地喊道。然而，已经迟了。文森舅舅

跌跌撞撞地穿过污秽不堪的客厅，冲向阳台。“哎哟，索

尼，你要干什么？住手！”

“索尼，你疯了！”父亲狂叫着喊道。大家一窝蜂地涌

向阳台。

然而，一切都已经迟了。索尼喘着粗气，骨瘦如柴的

胸脯如风箱般地一起一伏。他举起鱼神，用力地向镶有蓝

色瓷砖的阳台外掷去。大家惟有目瞪口呆地眼看着鱼神从

高空跌落下去。家家户户的阳台上都有五颜六色的晾衣竹

竿伸探在外面，上面晾晒的内衣内裤如万国旗般随风招

展。在鱼神跌落的过程中，有几户人家的晾衣竿被撞翻。

鱼神最终跌落在一辆芥末黄色马兹达汽车的引擎盖上，盖

子被撞出一块深深的凹陷，鱼神被重重地反弹之后滚落到

长着杂草的沥青地面上。

在高高的十八层楼上，亲戚们惊恐愤恨地看着索尼旁

若无人地大步走回潮湿的客厅。厨房里响起刺耳的电话铃

声，毫无疑问，是气急败坏的邻居打来投诉电话。索尼找

到他的小号，捡起来，甩掉上面的水迹。他一屁股坐在玻

璃碎片上，一边抽泣着大笑，一边试图用他那湿透了的衬

衫将小号擦干。

没有一个人讲话。大家都不晓得应该说什么。

疯狂的情绪渐渐退去，索尼将破烂不堪的小号送到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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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，吹响一段中国乐曲，一段仿佛是从水中捞出来的，湿

漉漉的跑调乐曲。之后，索尼哭了，他不停地抽噎，咳

嗽，仿佛一名肺痨病人。

我和亲戚们像傻了一样呆呆地站在一旁，客厅里的水

没过我们的脚踝，散发出阵阵臭味。我知道，他们当中的

很多人将再见不到索尼。索尼已经将他自己彻底地从这个

家族体系中隔离开来。

淑芬舅妈紧紧抓住文森舅舅的胳膊，摇摇晃晃地将脚

上那双费拉哥玛名牌平底鞋脱下来，递给女工，并且吩咐

女工如何将鞋风干。淑芬舅妈穿着浅褐色长统丝袜，腿上

的汗毛支棱着冲破丝袜的束缚。她蹚水走进客厅，转过

身，看着被糟蹋得一塌糊涂的客厅，然后转向索尼。

“该死的索尼泰，”淑芬舅妈说道，“你和你妈妈一样，

从生下来就该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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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朵拉飞出魔盒

年 月，一个闷热潮湿的

下午，在一座摇摇欲坠的小屋的露

天后院里聚集着一群女人。她们当

中有人敲着木鱼，凝神祈祷。香炉

上袅袅升起缕缕青烟。可能是受到

空气中湿热气息的抑制，青烟挥之

不去地霭霭地缠绕在香炉周围。

我的外婆美玲仰面躺在一张圆

形花岗石石桌上，有如祭坛上的供

品。那张桌子通常用作全家人吃饭

的餐桌。这一天，就在全家人共进

午餐的时候，美玲突然捂住肚子大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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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喊痛，称羊水已破。一家人惊慌地将用作午餐的炸鱼、

用辣酱和虾酱烹炒的“康红”还有萝卜排骨汤挪开，把美

玲放到桌面上。

“哎哟，好痛啊！”美玲大声喊道，“这个该死的婴儿

非把我整死不可。”

美玲的妹妹谭夫人急忙低声训斥美玲不该如此诅咒自

己和孩子。民间流传着一种说法，有小鬼一直隐身匿迹地

在人间游荡，他们竖起耳朵专门刺探哪户人家有婴儿出

生。然后便前去捉弄，婴儿便会被咒语缠身，生出兔唇，

或是长有六个手指、脚趾，以及其他不能尽数的残疾。所

以，有孕妇的人家都会小心地称新生儿为“阿猫”、“阿

狗”，借以骗过小鬼，保佑婴儿健全。而像美玲这样毫不

避讳地召唤小鬼在旁人看来实在是愚蠢。

“小声点，阿玲。”谭夫人惶恐不安地说道。她随即转

向女仆吩咐道：“波波，你去拿瓶老虎油涂在阿玲的肚子

上。”

一直守在美玲身边的波波不情愿地将主人托付给谭夫

人。谭夫人将一条颜色发灰的毛巾浸入一小盆温水中，然

后拎出来拧干，轻轻擦拭美玲的面庞，又从别人手中接过

一个灰褐色的长枕垫放在美玲的头下。

美玲的左手握成拳头顶住嘴巴。她一面咬住拇指的关

节，一面呜咽不清地说：“我不想要这个该死的孩子。”

“胡说。这是菩萨赐给你的福分，你应该感激菩萨才

对。”谭夫人厉声喝道。不过，平心而论，谭夫人也是觉

得，菩萨真应该将这个孩子赐给有能力抚养的人家才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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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怪美玲的命不好，被父亲安排，下嫁给一个无钱无势的

杂货掌柜。相比较而言，谭夫人的命运就好一些。她被父

亲嫁给一名茶叶商做小老婆，但因为她深得夫君宠爱，所

以在谭家的豪宅之中尚有很高的地位。她一直在尽力帮助

姐姐一家人，只是实在未曾想，居然又有一个小生命即将

落地。谭夫人重新洗了洗毛巾，拧干，轻轻擦拭美玲的前

额。她心里很是不满地想，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，美玲实

在应该坚决地杜绝怀孕的可能。然后，她又记起那些陈年

往事。

美玲当年并不情愿出嫁。她很想读书识字，就像那些

出身笃信基督的中产家庭，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的中国女

孩子们一样。她的理想是当一名老师。在她的洞房花烛

夜，美玲脱去红色的丝缎礼服，解开长长的裹脚布，将自

己包在一身破旧的散发着臭气的衣裤中。床上铺着透着喜

气的新被，美玲坐在上面，怔怔地盯住门口。性格怯懦，

从未碰过女人的新郎倌走了进来，他战战兢兢地爬上床，

美玲猛地翻身下床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用充满愤恨的目光

盯着新郎倌。新郎倌不解地看着美玲，他也跟着爬下床，

挨着美玲坐在地上，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去摸美玲。美玲又

猛地起身坐到床上，新郎倌也跟着坐回床上。美玲又一转

身从床的另一侧落地，坐到地上。就这样，新郎倌跟在美

玲身后从地上爬到床上，跟着又落回到地上，直到最后，

精疲力尽的新郎倌不得不表示放弃，独自躺到床上睡去，

美玲则蜷缩在离床最远的一个角落里迷迷糊糊地过了

一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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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晚上，同样的一幕继续上演。美玲穿着那身破

衣烂衫缩在角落里瞪着她的丈夫。看见新郎倌朝自己走

来，美玲就从一个墙角蹿向另一个墙角。整个晚上，新郎

倌就追在美玲身后，从一个墙角扑向另一个墙角，从床上

到地上。最终，新郎倌不得不再次宣布放弃，独自一人快

快睡去。整整一个月，每天晚上都在重复着同一番景象。

终于，新郎倌忍不住小声向岳父提出不满。

岳父大人叫来全家人训话。他强令桀骜不驯的美玲脱

去上衣跪在他的座椅面前。太爷的那双脚穿着拖鞋，优雅

地踩在美玲光滑的脊背上，就仿佛踩在一块踏板上那样自

在。太爷命令下人拿来一根竹竿，然后抬起那双脚，脚上

的拖鞋绣有美丽鲜艳的蝴蝶，猛地向美玲的身上踢去。一

脚，两脚，三脚。随后，太爷一脚踢开美玲，将那根竹竿

递给美玲的丈夫。

“拿出你男人的气派，让你的女人乖乖地听你的话。”太

爷说。

小掌柜惊恐地小心翼翼地用竹竿抽打了两下便住

了手。

“再打。”太爷命令道。

又是两下。掌柜妻子的背上多了两道血痕。

“再打，再打，再打，打！”

掌柜一下又一下挥动着竹竿，直到他妻子的后背上布

满纵横交错的血痕，直到她再也支撑不住，含泪求饶。

“停。”太爷从掌柜手中接过竹竿，轻蔑地用双手握住

竹竿两头，啪的一声掰成两段。“垃圾筒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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仆人连忙递过一个竹篮。太爷将折断的竹竿丢了进

去，然后吩咐道“：打水，毛巾。”

另一个仆人用陶瓷盆端来一盆散发着清香的水和一条

柔软的毛巾。太爷不紧不慢地洗了手，用毛巾将手擦干。

仆人端着水和毛巾退下去了。

太爷站起身，不屑地看了一眼掌柜：“下次，再发生

这种事，自己想办法解决。”

外婆婚姻初期的这段故事已经成为林家家史的一部

分，被林家女人们一代传一代地讲述下去。没有人去探究

故事的意义在何处。是妇女反抗精神的典范？还是再次证

明女人三从四德的亘古理论？抑或只是说明林家女人总要

经历一个从反抗到最终俯首帖耳于她们的丈夫这样一个徒

劳的过程？不管怎样，这个故事被反反复复地讲述，每逢

林家女人碰到一起，总会提起这段往事。其结果是，所有

的材家女人都认识到，这是一个充满强暴，压抑着难以言

尽的幽怨的黑暗家族。在我母亲出世之前，美玲已经生下

五个孩子，三女两男，全部是在被强迫状态下怀孕。

就在新加坡这个小小的院子里，时间一点点流逝，下

午被拖至黄昏。天色暗了下来，空气中是沉甸甸的水气，

与沉沉的夜色混在一起，压得人透不过气来。汗臭味，还

有被视为包治百病的老虎油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。美玲的

太阳穴和隆起的肚皮上不时被抹上老虎油。突然，一声凄

厉的惨叫划破闪着点点星光的静谧的夜空。女人们发出一

阵惊恐的骚动。

谭夫人以权威的身份走近美玲，低下身将嘴贴在美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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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耳畔，她那修护得一丝不苟的指甲抓住美玲被汗水浸湿

的肌肤。

“别嚷，”谭夫人命令“，忍着点。”

“我忍不住。哎哟，我快要痛死了。”

“婴儿就快出来了。”接生婆兴奋地说，“婴儿的脑袋

已经出来，快了，就快生下来了。”

美玲又发出一声尖叫。

“闭嘴。”谭夫人毫不留情地喝道。她那光滑的指甲已

经将美玲的小臂抓出一道血印。然而，已经迟了。

美玲的叫声已经传了出去，院外那条脏乎乎的胡同里

响起沉重的皮靴声，跟着传来砰砰的撞门声，就好像有一

枚枚铁球被掷到门上。木门早已破烂得不堪一击，门上的

漆皮雪片般地抖落在深灰色的水泥地上。女人们吓得缩成

一团。

“瞧你干的好事。”谭夫人气急败坏地说。她一把抓起

那条用来给美玲拭汗的毛巾，团成一团，恶毒地塞进美玲

那半张着，满是口水的嘴里。“闭嘴，你这混蛋。”

震耳欲聋的砸门声仍在继续。谭夫人抬起那梳得光洁

伏贴的头，吩咐道：“波波，快去开门，省得他们把门撞

坏。”

在大门内侧，有两个生锈的铁制门环，一根早已腐烂

不堪的木制门栓横于门上。此刻，在门外连续不断的轰击

之下，门栓终于被撞断，院门被砰然打开，转瞬之间，院

内便站满日本兵，个个手中托着步枪，上面闪着明晃晃的

刺刀，子弹业已上膛，他们可以随时刺杀或是扣响扳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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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人们被吓得惊叫一团。一名个子矮小的日本军官趾高气

扬地走向石桌，手中挥舞着象征身份和地位的军刀。

美玲的嘴巴依然被毛巾堵住。她含糊不清地哼了一

声，接生婆突然喊道“：生下来了。”

接生婆捧出一个浑身血乎乎的婴儿。她抬起眼皮，一

眼看见日本军官的军刀直指向谭夫人，接生婆一下子蹿到

石桌后面，一边喃喃地说：“吓死我了。”

美玲伸手将堵在嘴里的破毛巾揪了出来。她挣扎着抬

起头，眼睛因流泪而通红，脸部的肌肉已经僵硬。美玲清

清喉咙，向地上吐了一口唾沫，一粒唾沫星溅在一名日本

兵的皮靴上，日本兵冲过去给了美玲一记耳光。美玲瞪着

日本兵，然后又扭头转向谭夫人。

“怎么样？”美玲问。

谭夫人小心绕过日本军官前去查看婴儿。接生婆正在

为婴儿清理脐带。谭夫人伸手分开婴儿的两条小腿，用手

指在婴儿脏乎乎的小腿内侧探寻着什么。

“又是个女孩。”谭夫人无可奈何地说。

美玲的头无力地倒在已经被汗水浸透的枕垫上。她歇

斯底里地笑了：“观音菩萨，大慈大悲的菩萨，我诅咒你！

你怎么就没有一点慈悲心肠。你明知道我不想要这个孩

子。多少次，我用拳头捶自己的肚子，捶到我的手发疼，

捶到五脏六腑都疼，可你为什么偏偏还是给我一个女孩。”

也就是我的母亲那个新生婴儿 发出啼哭声，

那声音穿透浓浓的黑夜，碰撞着那闪闪发亮的军刀。美玲

痛心疾首地说了一句：“又是个不中用的女孩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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